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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www.minghui.org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git.io/fgp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git.io/fgmo




















【明慧网】重庆七十四岁的女教师付俊光，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道德水准，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


第一次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我被大渡口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大渡口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准上诉，不准请律师，没有通知家属，宣判后直接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家人经多方打听才知下落。


当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必须在一监区进行强制转化，监区的门墙上写着：一监区强制转化监区。四个包夹负责监控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包夹田志娟对我说：“如果你不转化，口水都要淹死你，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周小小后来公开承认这话是她叫包夹这样讲的。


在那里每天强制灌输各种诬陷、栽赃法轮功的谎言，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不准写“师父”二字，只许写师父的名字。写的不符合包夹的要求就被包夹撕了重新写，直到包夹满意才让睡觉，否则一直写下去。有的包夹把不符合自己要求的心得体会撕了强迫法轮功学员吞下肚里。早上叠被子不符合包夹的要求就一直叠，直到包夹满意为止。做清洁也是被罚重做，早上起床后要求十五分钟内做完清洁和内务整理。我曾因多次被罚重做，没有时间洗漱，有八次忘了拿勺子，只好用手抓饭菜吃。


每天只准上四次厕所。超过四次必须给狱警打报告，经批准才能解手。吃饭由包夹控制，有时只给一点点，吃不饱；有时故意盛满满一碗，强制吃完不准剩。因此造成经常拉肚子，去给警察申请上厕所还被骂，有两次拉在裤子里了。洗漱时只准在下水道洗拖把的地方接水，不准在洗漱台上接水。洗头洗澡洗衣限制在十五分钟之内，不准站立，只能蹲在地上洗。有时还没有到十五分钟，包夹就宣布时间到了，立即停止。一次（转下页）在回监舍的路上，被包夹陈媛媛故意用脚绊我跌跤，我只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勾我的脚让我跌跤？”结果陈媛媛反而骂我污蔑她，还得给她赔礼道歉，写检查才算完事。


监狱不准法轮功学员之间有任何眼神交流，打手势，更不准相互说话，否则又算违规。由包夹随心所欲罚抄监规数遍，而且是在晚上写完了“心得体会”后抄写，经常不能睡觉。我有多次被罚深夜两点后才睡觉，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通宵不能睡觉。第二天照样被强制洗脑，写心得体会而不许闭眼，否则又被罚站、抄监规、不许睡觉，同时还经常被包夹辱骂，言词不堪入耳。








我(付俊光)今年74岁，是高中化学教师，曾患有多种疾病：慢性结肠炎，子宫和一个卵巢囊肿全切除，阵发性晕眩病，胆固醇、胆油三酯，血粘度，血压全高，左膝关节肿痛，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还有严重过敏性鼻炎，晚上鼻子堵得无法睡觉；上一节课下来，擦鼻涕的纸都有一大堆。吃了无数中西药，也曾练过多种气功，仍然病情不断加重，最后连一个班的课都胜任不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短短三个月，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因为我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自己的心性和道德水准，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和区先进教师。


这利国利民的好功法却受


到邪党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我两次被非法判刑，第一次三年，第二次一年零二个月。在重庆女子监狱期间，我的身心受到了残酷迫害。














2001年1月23日（除夕）下午，天安门广场“突发”5 人自焚事件。 事发仅 2 小时，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向北京公安局和公安部查证，答复竟然是不知道有这回事。喉舌的宣传口径竟然抢到了公安调查的前面！


如此迫不及待，已经暴露了这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场准备充分的阴谋——假如真是突发事件，是根本来不及准备的。


当局的准备不仅仅是这些，央视紧跟着推出了攻击法轮功的“自焚新闻”、“焦点访谈”，而且强制全国各界、各企事业单位观看，反复“学习”。然而事与愿违的是， 反复播放的录像却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破绽，显出这是一场骗局。











  截至2018年5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0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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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在回监舍的路上，被包夹陈媛媛故意用脚绊我跌跤，我说：“你为什么勾我的脚让我跌跤？”陈媛媛反而骂我污蔑她，还得给她赔礼道歉，写检查才算完事。


监狱不准法轮功学员之间有任何眼神交流，打手势，更不准相互说话，否则又算违规。由包夹随心所欲罚抄监规数遍，而且是在晚上写完了“心得体会”后抄写，经常不能睡觉。我有多次被罚深夜两点，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通宵不能睡觉。第二天照样被强制洗脑，写心得体会而不许闭眼，否则又被罚站、抄监规、不许睡觉，同时还经常被包夹辱骂，言词不堪入耳。


最为恶毒的是逼迫写“五书”：认罪书、保证书、悔过书、坦白检举书、揭批书。五书必须按照包夹的要求反复写，直到符合包夹的要求为止。揭批书由文化较高的包夹代写，写完后叫法轮功学员一字不变的抄写，然后在“揭批大会”上念，才算“转化”。


在监狱遭受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身体上的残害，我的体重下降了三十多斤。在离开监狱前一个月，我发烧、腹泻，到医院输液，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突然感到走路不稳，要跌倒，头晕、昏昏沉沉，眼睛也睁不开，记忆力大大减退。


回家后看到熟人都想不起是谁，过去的事几乎都想不起来了，这是从未出现的现象。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开始学法、炼功，几个月后才有所好转。是师尊，是大法再次救了我。


第二次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我因贴真相不干胶，被警察绑架劫持到新三村派出所。 


我从下午五点半开始，一直不停的讲到半夜两点，他们才送我回家。


过了几天，两个派出所警察上门来找我签字，说公安局、六一零对我实行监视居住，并要求我第二天去派出所录音，被我严词拒绝。我给上门警察讲真相，希望他们摆好自己的位置，不再参与迫害。之后我去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警察又来骚扰，让签什么字，我仍然拒绝。


二零一七年五月八日，一帮警察又来我家，开门后两个警察抓住我往外拉我走，过道上还有四个警察带着一副担架，我一边被警察拖着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一路上我一直不停的喊。他们把我拉到医院强行体检后，把我劫持到大渡口区看守所。


我被大渡口区法院冤判一年二个月，罚款二千元。我要求上诉到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结果是维持冤判。


没过几天，我被直接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再次来到一监区，我对任何人都说：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和师尊救了我的命，如果不修大法，我早就死了。大法教我按真善忍修炼心性，教我做好人。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中共和江泽民镇压迫害法轮功违反人权，违反信仰自由，我还要申诉，维护我的信仰合法权利。


这次四名包夹全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经案犯，方式上仍然是以前的老一套，从肉体上、生活上、精神上对我进行迫害，对大法和师父诽谤诬陷。监狱还规定不准反驳，如果反驳，就按违反监规处罚。


见那些无耻的谎言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她们使出了毒招：在我饭菜里面放升压药和不明药物。我回想在看守所关押了五个月后，有一天血压突然上升至二百二十六，高危。当时还蒙在鼓里，现在才知道是被药物迫害。现在包夹以血糖高为由，不准我早上吃稀饭，只准吃一个拳头大的馒头，每天都吃不饱，感到很饿，走不动路，头脑昏沉。多数时间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左右，我的体重减少二十多斤。每天被强制洗脑时都非常困乏，困了还不准闭眼……◇














何挺，男，一九六二年二月生，曾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


记、督察长（兼），武警


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长期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的何挺，是周永康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以重金贿赂周永康而获得破格提拔。何挺任重庆公安局长，加重迫害法轮功，组织“八一九”绑架案，一次性绑架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二年何挺指示重庆各监狱不放松对法轮功的打击。重庆永川监狱作为典型，酷刑折磨、殴打、各种体罚、不让睡觉、饿饭等等，用各种方式残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永川监狱的狱警公然叫嚣：“把法轮功（学员）折磨死了，大不了就告诉家属说自杀，或者是检查发现本来就有高血压，是因为得病死亡的。”


二零一七年十月，何挺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法治不应允许例外存在  


  自纽伦堡审判70多年来，德国始终致力于将最后一批“二战罪犯”绳之以法。


如今，北京当局继续惩治腐败。那些迫害法轮功的高官，150多只“老虎”落马，如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周本顺、白恩培、蒋洁敏、孙政才、王立军、何挺等，20多万只”苍蝇”被处分，超过800只“狐狸”归案。◇








何 挺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